嘉義縣頂六國民小學94學年度02學期中年級班群經驗分享(2006/05/24)

關於【令人傷腦筋的孩子】的想法
徐進宗

★心得與策略

一.老師VS家庭

1.要處理傷腦筋的孩子的問題，有時必須先介入他的家庭。

A.(妥協)─衝突─妥協─進步。(故事01)

B.接觸─了解─溝通─觀察與檢視。(故事02)

二.老師VS孩子

1.一個看似平常的小問題，對孩子來說可能是個大問題。(故事03)

2.一個其實不存在的問題，對孩子來說可能是個真實的問題。(故事04)

3.老師一個不經意的動作，可能卻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故事05)
4.從明顯的問題裡，發現隱藏其中的訊息，進而理解與關懷。(故事06)
三.老師VS教育
1.每個孩子其實都是「傷腦筋的」，我們應該盡可能的看出屬於他們「過去」「現在」「未來」的問題並給予協助。

2.雖然我們無法隨時處理孩子種種問題，卻應該在關鍵的時候認真處理問題。(故事07)
3.雖然我們無法處理孩子所有的問題，卻應該適時的處理他的關鍵問題。
(故事08)
===故事01===

……有一次班上有位學生又不來學校讀書了(他一、二年級已有數次這樣的記錄)，我跑到他家去，他的所有家人(媽媽、奶奶、叔叔)眾口一致的為他說情，並向我表示：「老師，這個孩子你不知道啦！我很瞭解啦！他如果不要去，你硬要他去是沒有用的」，與他的家人的溝通一個小時後，大家還是各持己見，我便反問他們：「你們跟我保證他明天一定會來學校，我在乎的不是他明天來不來學校，我真正在乎的是你們能不能跟我保證他以後都會來學校？你們剛剛自己都承認軟的、硬的都試過，但都拿他沒輒，你們都沒辦法，那我問你們，他哪一天又不來了怎麼辦？你要每次都跟我說：『老師，我保證他明天會去上學嗎？』他現在還這麼小就這樣，你們是準備要放棄他嗎？」

而我之所以那麼堅持，並不是我認為有比他的父母更多的愛，但是老師有時的確比孩子的父母「更有能力」去愛，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必須負起這樣的教育責任，而不能簡化為「他的父母都不管了，我還管什麼」來思考這樣的問題。

(錄自徐進宗[走在教育的鋼索上])

===故事02===

徐老師您好：

在寫這篇的時候其實我的心情是很矛盾，一方面就想就維持目前這樣好了，一方面又有想將自己心裡的話說出來的慾望，最後我決定就照自己的意思，將我今天心裡的想法說出來，請不要取笑，因為在寫的過程中，或許我會有錯別字，也或許會讓你有文不對題的感覺請見諒。

首先我將早上你對我說的感覺說出來，今天你說小力要自己試著去適應你的教法，ok我很認同這樣的觀點，可是阿力他並不是一個智力和學習能力都和同年級小朋友有一樣的學習能力，如果老師能做適度的提醒或方法，是不是能讓阿力或是班上其他一樣有學習障礙的孩子，能更有信心呢。

再來我會調整自己的腳步，過度的保護是讓阿力更依賴我，所以我將讓阿力自己完成自己的功課，今天作文及生詞接龍就是阿力自己完成的，請多給他鼓勵，阿力他真的非常怕你，不止一次對我說，每次只要他到您的旁邊就什麼也記不住，腦袋裡面一片空白，這個時候我也是不知該對阿力說什麼，我只能不斷的提醒阿力如果有完成的功課，或是已經有定正好的作業，一定要找時間讓你打分數，可是阿力卻是無法讓自己在這方面有所進步，我也很頭痛，不知道老師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呢？

其實寫了這麼多，自己心裡的想法也不是老師一定要有所回應，有時我會想如果我放手讓阿力自己去摸索，是不是會讓阿力更快樂的成長呢？因為再壞也不過就像現在這樣子。

從開學到現在我的情緒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因為我很害怕如果今天阿力沒有如期的完成你所交代的功課是不是就無法有完整的分數，你知道嗎？到現在我還是無法搞清楚那些是要寫在資料單，哪些是要填上分數的，那些是已經訂正好的，哪些又是訂正沒有過的，常常是阿力的功課明明就已經有幫他訂正過了，可是交出去還是沒有打分數回來，這個時候我就會開始很緊張，是不是又有哪裡寫錯了，可是問阿力卻又是一問三不知，你知道我心裡的挫折感真的是很深很深。

您是一位認真又負責的老師，我對您的教學方式也是很認同，或許是我自己的能力也很有限，無法對阿力有太多的幫助，也希望老師有時候能停下您的腳步，回頭看看這群學習能力較慢的孩子，好嗎？

或許能用不同的方法，讓他們能從學習的過程中，找到更大的樂趣也說不定。

最後祝老師一切順利

2005/11

嘉義縣頂六國民小學94學年度三年級班群通訊（二）

孩子的未來不是夢_攜手同攀登、捷報化彩虹

各位家長您好：

開學至今已兩個月了，對孩子與您來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與體驗。因為一方面孩子由低年級進入中年級，除課程內容加深、份量加重之外，孩子們也漸漸長大，也因此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而我們認為：孩子來學校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為了有一天能夠離開學校。準備妥當的、很驕傲的離開學校，順利的進入社會生活、工作，開始他獨立的生活。也因此在教育的書籍上，有一種說法叫做「教育就是為將來做準備」，我們相信孩子的未來不是夢，只要有信心、有勇氣、有決心，在求學的階段將所學準備好，美夢終會成真。

我們雖然相信每個孩子的未來不是夢，卻也明白築夢之路並不是那麼容易與順遂的，台灣俗諺說：「看別人的孩子在長大好像很簡單。」但對各位家長來說，每個孩子平安健康的長大的背後，藏著多少的心血！而對老師來說，雖不敢說「視孩子如己出」，卻也真心的希望「把每個孩子帶起來」，我想在這一點上，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

很湊巧的，今天有位家長寫了封信給我，信裡說：「在寫這篇的時候，其實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就想就維持目前這樣子就好了，一方面卻又有想將自己心裡的話說出來的慾望。」我很感動這位家長的來信，他一字一字寫著為人父母的心情與矛盾與掙扎，最後還祝老師：「一切順利。」

我想每位家長與老師都願意「為孩子辛苦為孩子忙」，只要看到孩子有進步，那就是最大的安慰。因此身為老師，當各位家長對老師的做法與看法不盡瞭解與認同時，我們期待也願意以最大的誠意來調整與說明，因為我們知道只有親師彼此信任與合作，才能「攜手同攀登、捷報化彩虹」，為孩子未來的美夢，奠定良好基礎。我們也知道自己的智慧與經驗是不足的，因此需要大家的協助與意見，就像信中這位家長一樣，我們所感受到的不是衝突，而是家長對老師真誠的信任與對待。

但也請相信老師的堅持並不是來自於我們的固執，而是我們期許自己與孩子都應該具備的一種態度，那就是「不輕言放棄」的精神以及「願意試一試」的豪氣。

舉例來說：要三年級的孩子寫一篇700字的作文就像是攀登高峰一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誰不想「攀登高峰」呢？我們當然可以不要求孩子寫那麼多的內容，只要一句話就可以了，也很合理。但是如果我們做好準備，(第一次的內容，老師的規定是300字而非700字)，再透過事前的規劃(拍了當日活動一百多張圖片、幾段影片)、一份活動重點整理、二小時的講解、還有二個星期的習寫時間，我們預測孩子是有可能接近這個目標、達成這個目標，甚至是超越這個目標的！如果我們願意嘗試的話！

這位家長信裡還提到：「再來我會調整自己的腳步，過度的保護只是讓他依賴我，所以我將讓他完成自己的功課，今天作文及生詞接龍就是他自己完成的，請多給他鼓勵」，一方面也提醒老師：「….您是位認真又負責的老師…也希望老師有時候能停下您的腳步，回頭看看…..或許能用不同的方法讓他們能從學習的過程中找到更大的樂趣也說不定」

我想這位家長的話我們會聽進去的，而教育是長長久久的，有時候短時間看來不好的，回頭來看卻是有意義的，反之亦然。因此，有時候我們需要的除了溝通調整之外，也許需要的是一份耐心，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大家互相的體諒與提醒，互相的鼓勵與叮嚀，我們相信成長之路雖然辛苦、雖然麻煩，卻仍是充滿希望與喜悅的，最後，讓我借用這位家長的一句話來作為結語。

「祝各位家長與所有的孩子一切順利」

頂六國小三年級導師 徐進宗、薛巧鈺敬上2005/11/10

===故事03===

前幾天，隔壁班的小華從上課哭到放學，已經哭了十幾分鐘了，她的導師來找我，向我表示詢問小華發生什麼事，她只是哭卻不說話。小華在我的了解中，是位乖巧的小女生。

我因此找了小華談一談。「小華不要哭，有什麼事情跟老師說。」小華沒有回應，一副很難過委屈的啜泣著。「我知道妳現在很難過，妳說出來老師可以幫妳解決。」但是小華沒有回應，仍然啜泣著。「是不是有人打妳？或是有人罵妳？對不對？」雖然小華仍然沒有回應，仍然啜泣著，但表情似乎跟剛剛有些微不同，看起來好像有可能回答。「妳是很乖的女生，我想一定受了委屈才會這麼難過，對不對？」小華仍然沒有回答的啜泣著，但這次似乎有些效果，因我從他面部的表情感覺她的情緒上似乎較穩定了一點。「老師現在問妳，如果妳不想說，用點頭、搖頭的也可以，好不好？」小華仍然沒有回答，但我感覺她好像沒有拒絕我的要求。「那個人，是不是男生？」老師推敲的問。小華遲疑了一下，沒有回答是與否。「沒關係，妳只要點頭、搖頭就可以了。」「那個人是女生嗎？」這一次小華搖頭了。

(根據我的經驗，只要當事人有反應，問題就好解決了。讓第一個反應出現反而是最難的，也許這個反應看起來平凡無奇。)

「是男生對不對？」小華點點頭。

「他打妳嗎？」老師問。

「沒有。」小華答。

(這一次反應更進一步了，小華終於說話了)

「那麼他怎麼樣，讓妳難過？」老師問。

於是小華開始敘述事情的始末。

原來是兩個男生同學，智班、仁班各一個，他之前和小華在同一安親班，安親班吃點心時，仁班的男生同學曾經笑小華，智班的這一個也附和著，這種情形有好多次。今天上籃球課的時候，這兩位同學又舊事重提，問題是小華說：「吃點心的時候我又沒有每次都跑第一個，他們卻一直說我都跑第一個，剛剛又這樣說…..」

老師跟小華表示能感受到小華的委屈，也稱讚小華願意跟老師說。剛好其中一位同學放學後，因為上課後輔導班的緣故，所以還在學校，我找了他來問了一下，這位同學很快的承認，並且跟小華道歉，小華也原諒了他。

後來小華的家長剛好沒有來學校載他，我便載小華回家，一路上和小華閒聊，感覺小華心情蠻好的，跟一小時前實在差蠻多的。

放完假回來後的早上，另一個小朋友也跟小華道歉，小華也原諒了他。

2006/05/10

===故事04===
前幾日的下午，我看到小牛上課時間在學校茄苳樹下，他沒有和其他同學一樣在教室裡。

我趨前問他：「小牛，你怎麼不進教室去。」

「我不要進教室，我們老師會打我。」小皮說。

「老師為什麼要打你？」我問。

「我不要進教室，我們老師會打我。」小皮似乎不管我問他什麼，大概都重複這樣的話。

小牛實在有夠牛，我和小牛大約僵持了二分鐘，他完全視你如無物。

「你再不進教室，我現在就打你。」我嚴厲的斥責他。

「我不要…我不要….」小牛的舉止令我覺得有點意外，雖然我對他並不完全陌生。小牛的聲音聽得出來是顫抖的，身體更是蜷曲縮成一團，情況比原本還糟。他有點歇斯底里的重複：「我不要進教室，我怕老師打我，我怕你…..」

我暫時休兵了大約一分鐘。

「小皮…小皮….」我說。

他仍然還在緊張.害怕，沒有回答我，但情緒比剛剛穩定一些。

(我重新回顧了一下剛剛交手的戰況，發現癥結點就是小皮怕被打，根據以往經驗，只要知道癥結點，其實就容易搞定了，這一次我改變了問法。之前我要跟小皮說明、解釋、威脅的重點是：「你跟我說清楚、跟我進去，我請你們老師不打你…」，但他似乎根本聽不懂也聽不進去。)

「我不打你好不好？」我問。

小牛仍然像牛。

「我打你好不好？」我問。

「不要！不要！我會….怕。」小牛說。

「好，我不打你好不好？」我再問一次。

「好。」小牛說。

「好，你要聽我的話喔！」我說。

小牛又有點牛，嘴巴仍然說怕老師打他。

「我不打你好不好？」我再問一次。

「好。」小牛說。

「那我們勾勾手，老師有信用，你也要有信用喔！」我說。

「好。」小牛說。

「好，我現在看你有沒有信用，有沒有聽我的話。」我說。

「坐下、起立、坐下、起立。」我說。

小牛做得還蠻不錯的，我也趁機稱讚小牛有信用。

「那你現在跟我說，你為什麼不敢進教室。」我問。

「我不小心把人家的蛋糕弄倒了，我怕老師打我。」小牛說。

「你有沒有跟人家對不起？」我問。

「有。」小牛說。

「這樣很好，老師不會打你。」我說。

「可是我沒有擦乾淨！」小牛說。

「這樣喔！在哪裡呢？」我問。

「在中廊那裡。」小牛說。

後來小牛帶著老師到達「事故現場」，將地上的奶油擦乾淨，之後請小牛模擬一次回教室跟老師說的話。

「老師，我不小心把人家的蛋糕弄倒了，我擦乾淨了，請老師原諒我。」小牛說。

老師當然原諒了他。

(老師從頭到尾根本就沒有要打他的意思，那都是小牛的真實的「妄想」)

但小牛跟我表示要到教室外面，原來他是要到外面將鞋子換成拖鞋。

害我嚇了一跳…..

我跟小牛說下課的時候記得來找我。

下課後，小牛果然來找我，我送給他一塊巧克力。

2005/05/10

===故事05===

慶仔，昨天你來學校後，阿寬說：「老師，今天黃老師有來喔！」我說：「對啊，你有沒有跟黃老師問好？」阿寬說：「有啊！」我問他：「你記不記得是誰叫你來讀語文班的？」他說：「我記得，是黃老師。」我說對啊！然後阿寬又說：「老師，我明年還要參加。」

後來他幫我把數位學習中心及教室的門窗關好，蠻自動也蠻俐落的，想想每個小孩子其實都有他的優點和潛力，如果能夠適時的給他指導.提醒，應該都是很有希望的。後來我就載著他回家，感覺還蠻好的。

過沒幾天的一個來校的早上，我又看見了阿寬，就在學校大門口的小偏門前，他躡手躡腳的.小心翼翼的將他的小腳踏車鎖在路旁的電線桿上，我看見了便繞了一個小彎問他：「怎麼今天騎腳踏車來？」他表示哥哥今日沒有時間帶他來學校。

(ps.阿寬常常騎腳踏車來，後來我請他跟哥哥轉達：盡量帶自己的弟弟來學校，不要讓他自行騎腳踏車來，因他哥哥是我數年前舞獅隊的學生，我與之很熟)

又隔了幾日，在課後輔導上完課後，我聽到一陣口琴聲，原來是阿寬吹的，經詢問後知道，口琴是他爸爸送他的，應有一二年了，他完全是亂吹，但音感還不錯，我便花了一些時間跟他說Do Re Mi....吹法與位置，但他的口琴實在太髒了，我不敢直接示範，直到今日有機會才用我的口琴吹給他聽當示範，聽完之後，他主動跟我說：「老師，我已經會讀[黑面琵鷺之歌]了」(似乎是他們國語第一課課文)，我說：「真的呀？」他說：「對啊，老師是你要我念這一課的，你忘了嗎？」我說：「哈哈，我倒是忘了！」他說：「老師我念給你聽好不好？」於是我聽了，....真是好聽啊！我很難想像是出自阿寬之口，真的念得很不錯，大致流暢且有抑揚頓挫，雖然稱不上很好，但我對他的了解來說，真的讓我聽來...悅耳啊！我跟他說：「念得真好喔！」他有點不相信的反問我：「真的嗎？」我說：「真的啊！」他說：「老師，我這次說話活動就是念這篇，得到[好]，這是他第一次在說話活動得到[好]，(之前最好的一次是17分)，而我的感覺....何止好，是....真好！

[錄自2006/04/21給阿慶的e-mail]

===故事06===

大約半個月前的某個中午，隔壁班一位就讀四年級的小朋友跑來跟我告狀：「老師，阿山拿著『資訊閱讀尺』在亂敲。」說來很巧，我之前並不認識阿山，卻在當天上午的下課時間發現阿山違規使用數位學習中心的電腦，還告誡了他一番。因此當小朋友來告狀時，我便答說：「好，你請他過來。」不久，告狀的小朋友回報：「老師，阿山不來。」於是我又說：「你跟他說再不來，我就親自去找他。」但阿山還是不來。於是我便親自去找他。
當時阿山與同學正在走廊爭執，我板起臉來問他：「叫你來你為何不來？」阿山才怯生生的支吾其詞，最後我將阿山及另一個小朋友帶到教室來問話。
問明原委後，是小學裡頭常見的爭執：某人被欺負、作弄在先，另一位不甘心打人於後，這種情況並不特別。倒是阿山在整個詢問過程的反應，我感覺到他的情緒似乎比較不容易控制，雖然他並沒有咆哮，但仍讓我覺得有點兒不一樣，我因此稍微多跟他談了一些，大約五分鐘後，阿山突然迸出一句：「老師，我媽媽帶我去檢查，醫生說我有過動的傾向。」我順著他的話，又詢問了一些，阿山又說：「我在班上的人緣很不好，都沒有人要理我。」
當時，阿山與其同學所爭執的事情已經處理好了，於是我問阿山的同學：「願不願意和阿山做朋友？」這位同學考慮一會兒說：「我不願意。」這個答案令我有點意外，而他也似乎看到我的表情，因此又補充說：「老師，不是我不願意，而是如果我跟他做朋友，其他人就可能不願意跟我做朋友。」
我讚賞了這位同學誠懇的說出自己的感覺，並表示老師不會勉強。接著跟阿山說：「沒關係，那老師做你的朋友，好不好？」於是我和阿山握了手。

離開教室前，這位同學表示願意試著比過去多一點空間試著與阿山當「普通朋友」。

兩個星期後的某個中午，阿山的同學主動來我的教室報到。

「老師，你找我？」阿山的同學。

「沒有啊！」我答。

「可是阿山說你找我？」阿山的同學。
「阿山？好，你把阿山找來。」我說。

阿山來了，他不好意思的微笑自己亂說。而我也感覺有趣，因為我本來就打算找個時間問一下他們兩個人感情「進展」如何？結果阿山自己倒來找我了。

詢問之後，阿山與這位同學的感情似乎沒有什麼進展，但也沒有更差。
阿山「騙」同學我找他這件事，我並沒有問阿山，究竟阿山真正要表達的訊息是什麼呢？我直覺的認為，阿山傳達的其實是一種「渴望」他人的關心與理解的心理，雖然也許連阿山也不知道！

2006/05/24
===故事07===
老師您好：

    孩子在學校，能聽孩子傾訴、伸張正義的使者就只有老師您，畢竟這是一個成長的小團體。昨天放學看她一臉臭臭的，細問之下知道了些大概，能解開孩子心結也只有您這位正義的領導者，因為孩子們私下仍會討論誰好、誰不好，包括長輩他的點點滴滴。我也曾代過課（中短代）所以知道當老師的難為，讓我深深佩服，現今當老師真的不輕鬆。昨天我讓孩子心中有不平親自去找您說，我告訴她：「你先問老師有沒有空，有沒有心情，因為你有一些話要跟老師說，如果沒有空，你待會兒等老師有time才去找老師，先觀察老師的臉上表情（教孩子察言觀色）。」就這樣我讓他去說了，說回來我告訴她，妳（孩子）講的不好，不要把爸媽搬上台面（我爸說、我媽說……）免得讓老師左右為難，而有人情的壓力，一切處理都沒有偏私。她告訴您後心情好多了，仍很心服的願意寫20次的服從抄寫，教育孩子是希望她快樂積極成長，解開心結就能快樂。在此感謝您，孩子在您的領導下進步很多，浪費您寶貴的time聽我這囉哩叭唆的母親囉哩吧唆，我們一起努力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而不是把這教育的重責大任丟給老師（您）或家長單一方面，而是一起用心（學校與家長）這樣會比較完美。

                                       5/3  很感動吧！！……..哈 珍.

阿巧媽媽您好：

收到信的當天早上，正在改作業。由於考試快到了，孩子訂正的作業特別多，阿巧在此時跑到我身邊，臉上洋溢著我慣見的可掬笑容說：「老師，我媽媽有寫信給您！」我喔了一聲，好奇的打開聯絡簿一看，「哇！寫了滿滿的一張紙呢！」細讀完信，除了您信中提及的感動外，精神指數也大為提高，(在這個夏日，老師改作業，精神難免容易昏沈)，因此還伸展起身子吆喝了一聲，惹得小朋友好奇的轉身笑看著老師怎麼了？
我望著您寫於日曆紙上背面的錯落線條，心情也跟著起伏，且不免猜想著：您為何要拿起筆告訴我您的心情，而不是口頭上簡單的說一說就好，我還好奇您寫信時究竟是怎樣的心情，究竟是寫寫停停還是一氣呵成呢？而我則想說：這種親師之間對話的感覺實在很好，無論彼此觀念是否一致，最重要的是彼此真誠的分享與交流。
現在當老師，如您所說的─難為，謝謝您能感受我們的感受。我很喜歡與贊同您的處理方式：心中有不平應親自找老師說，不要把爸媽搬上台面，如此可能造成老師左右為難，處理有所偏私，從老師的立場來說：信任與獨立，都是孩子成長茁壯所應學習的課題。因此家長應先教育孩子「信任」老師，相信老師能夠處理得公平合理(若萬一處理不妥，我贊成家長與老師進一步溝通，因為老師仍可能處理得不夠周延)，並讓孩子勇於面對問題、反應問題，並且試著處理處理它、解決它。也因此，我認為您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已經給孩子很好的教育，您不但是孩子的好母親，也是孩子的好老師。
聆聽學生的聲音，本來就是老師的本分。上週三阿巧來跟我訴說事情原委時，我正在午睡，您來信的稱讚讓我高興，其實更讓我捏了把冷汗，當時我若是說：「等一下再來，我正在休息」，或許感覺又不一樣了。這也讓我對「聆聽孩子聲音」有更多的的體會，謝謝您！
由於老師所面對的通常一群學生，因此對於每一個孩子的瞭解其實都是很有限的，也因此在處理問題時，盡善盡美只是一種理想，為人師者只希望能盡量的接近它。因此，老師的確需要如您所說的：真誠相待、一起用心，這樣會比較完美。
最後  感動您的囉哩叭說：）
敬祝  闔家安康                                   進宗 2006/05/09
===故事08===

這個孩子大約已經二十一、二歲了，三年前，在她十八歲左右的時候，她回到了學校來找我，當時是下午五點左右。
「老師，您還記得我嗎？」一個亭亭玉立的女孩，離我大約二十公尺的距離，以怯生生的口吻輕聲的問著。

當時我正在打桌球，聽到了這聲音，走近一看，原本昏黃陽光下的身影清晰了起來。

「我記得啊！妳是小盈。」我答著。

「老師！妳還記得我！」小盈興奮激動的喊著。

她的反應令我有些驚訝卻又熟悉。我驚訝於她怯生生的輕聲問話之後的激動聲音，卻又熟悉的想起：這就是我熟悉的活潑大方的小盈。
「老師，我好想念妳喔！」小盈說。

她的「想念」聲音，令我至今難忘！

後來我一直沒有小盈的訊息，卻感覺到小盈可能已經誤入歧途了….
所以小盈才會那麼的「想念」….

於是，有時候我難免會愧嘆：為什麼，我沒有在教導小盈的那二年，看出她真正的需要…，

我這個「老師」又有什麼值得她「想念」的資格與價值呢？

大約一年前，我在醫院的電梯門口看到了一位大約二十歲的「時髦」年輕人，他看著我，我也看著他，在陌生中似乎有點熟悉的感覺。

「嘿您老師啦！(台語)」時髦年輕人的友人說。

「你是阿益嗎？」我問道。

「對！老師您好」阿益說。

「現在在做什麼工作？」我問道。

阿益表示目前沒有固定的工作。
在電梯的時間很短，走出電梯後我們就各走各的了。

我看著這位「時髦」的年輕人，心裡有很大的疑惑：我「教」了他兩年，卻無法與眼前的他連結在一起，我想當年一定漏掉了重要的東西，在他叫我「老師」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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